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些老巷子。正如
笔者居住的小城，还保存着一些纵横交错的
老巷子，我一有空闲，就喜欢去那儿逛逛。

因为喜爱逛老巷子，我家至今还住在老
城区。虽说城市不断发展，但我依然喜欢这
里的生活气息。

在散落的老巷子里，虽说没有沃尔玛、麦
当劳，但在这些巷子里，却隐藏着很多普通的
零食店、布料店、散酒店、理发店、缝纫店，这
种仿佛上世纪的场景，在又宽又漂亮的大马
路边，是见不着的。每次我钻进老巷子，总能
发现这儿藏着人间不一样的烟火。

散落在老城区的那些巷子，曲曲折折，宽
不足三米，长却有两三公里。老巷子，还分主
巷道和支巷道，他们纵横交错，如人手上的掌
纹，显得既不十分规则，衔接却又十分自然。

我家就住在这些老巷子附近。每天上下
班，我都要路过巷子的路口。有时，我喜欢在
巷子的路口多停顿一会，看一看穿梭在老巷
子里的人的表情。走在巷子里的行人，大多
步履平缓，他们少了大马路边的匆忙，他们或
挽手，或在摊位前与店主窃窃私语，一幅悠然
自得的样子。

我很喜欢巷子里一幅悠然自得的生活。
家里如果少了日用品，我想去的不是大马路

边的大超市，我想到的首先会是这些巷子，
寻思着在这些巷子里，有没有我需要光顾的
小铺。

家里没有了大米，我经常光顾的小粮店，
就藏在这些巷子的深处。发现这家小粮店，还
是一天晚饭后，我和妻子到巷子里散步。那
晚，粮店还没打烊，是粮店门口的红灯笼首先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见有粮店，妻子突然想起
家里大米没了，于是我们决定进店一探究竟。
守店的老板，是个中年男人，他正在躺椅上玩
着手机，见我们进店，他赶紧起身微笑寒暄。
听说我们是散步，要手提几十斤大米回家很不
方便后，他很热情，坚持要把电瓶车借我载米，
那样子，仿佛我们是认识多年的老友，一点也
不担心我会骑着电瓶车一去不复返。也许，与
大马路边的老板相比，小巷子里的这些店家，
更加信任顾客，他们的人情味更重，重得让我
常常在这些巷子里，流连忘返。

在老巷子里，有一家理发店，也是我多年
的定点理发点。我爱去这家理发店，不是因
为这儿理发要比大马路边的美发店便宜，而
是因为这家店名叫“荣军理发店”。开理发店
的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受过伤，我还在部
队时，每次回家都爱去那儿坐一坐。来这儿
理发的，大多是男性，“短平快”的理发方式，

对喜欢删繁就简的我来说，再合适不过。虽
说这家店主是军人出身，但对顾客的考虑是
出奇的细致周到，有时人多，需要坐等，他会
安排顾客到里间沏上一杯清茶，更为难得的
是，在里间的长条桌上，还摆放着一些我爱看
的书籍，这对爱好阅读的我来说，既少了等待
时间的煎熬，还让我体验到了阅读的乐趣。

在我家，每到假日的早上，我和妻子还喜
欢到巷子里吃早饭。巷子里的小吃店，吃客
常常是摩肩接踵，川流不息。馄饨店、米粉
店、豆浆店，店铺琳琅满目，一字排开，是一条
名符其实的“好吃一条街”。早晚到这些小吃
店门口走一走，禁不住香气扑鼻诱人，总忍不
住要走进去吃一碗，也顾不得里面人声鼎沸，
只想大快朵颐，顿感口舌生津，鲜美无比，浑
身舒坦。

经常光顾这些小吃店的食客，多半会是
邻居、朋友或同事。有时，人在里间吃着吃
着，见着朋友进来了，于是赶紧让座，相互热
情招呼，就像家里来了客人一样。有一次，我
吃过早饭，刚要去柜台边结账，见一邻居也在
买单，拗不过邻居的坚持，那顿早饭钱，最后
还是被热情的邻居，用手机抢先付给了店主。

一顿早饭钱，虽然微不足道，却彰显了巷
子里的人情冷暖。在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有

的只是人们相互信任、相互亲近、相互谦让。
逛逛老巷子，到巷子里看看人间烟火，除

了看看那些风格独特的店铺，你会发觉，那些
散落在支巷里的千家万户，也是构成寻常巷
陌的人间一景。白天，如果你循着巷道，朝深
处望去，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开着，全然不像
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家那样，大门紧闭。傍
晚时分，如果你走进巷道，路过寻常人家的门
口，你会发现，那些敞开大门的人家，会从堂
屋里飘出酒香。原来，紧挨着的几个邻居，这
家炒了鸡蛋，那家烧了小鸡，把菜端到了一户
人家。只见男人们端着酒杯，不紧不慢喝着，
女人们则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叨着。

没事逛逛老巷子，看看人间烟火，再疲惫
的心，也会慢慢变得松弛。虽说这儿没有高
楼大厦，没有摩登酒店，更没有灯红酒绿，有
的只是长条石铺就的一条条古道，见证着这
儿亘古不变的寻常生活。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们的老巷
子，虽然没有苏州平江路的那些巷子名声大，
也没有扬州东关街的保存完整，但没事逛一
逛，到巷子里看看人间烟火，和那些小商小贩
和平凡百姓交个朋友，感受一下他们慢节奏
的生活，你会羡慕巷子里的平民百姓，他们把
日子过出了高楼大厦里不一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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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

太阳高挂。玉米地里，我大汗淋漓。用手机自拍发
给城里的妻子看，她半是心疼半是嫌弃地说，你傻啊还
是愣啊，这么热的天去锄地，不怕中暑？出门时母亲也
一再劝阻，说大热的天，哪有上坡干活的。

我执意要来。这些日子，在城里遇到一些事，心里
焦躁而不得解，便想到回乡下来寻找内心的安宁。在老
家住了一晚，醒来时已临近中午，早饭也没吃，突然决定
要来锄地。我想通过一次烈日下的劳动来完成一次内
心的纾解。有时候，劳动，是一味良药。特别是对远离
土地已经四肢不勤的我来说。

地在山脚下，寂静。只有蝉声，“知啊，知啊”，在我
听来，是在笑话我：傻啊，傻啊。近处有二伯父的坟，一
丘土，荒草覆盖。远处有祖父祖母的坟，大伯父的坟，我
父亲的坟。他们在地下，我在地上。二伯父的坟上有
野花，蝴蝶飞舞。生的律动，死的沉寂，呈现出自然的
和谐。

我戴着草帽，弯着腰，用锄头与玉米地里的草对
话。多是马齿苋，村人喊马扎眼子菜的，再就是苍耳棵，
还有一些喊不上名字的野草。本来，它们是自由自在生
长的，但为了秋天的丰收，我不得不将它们清除。它们
长错了地方，但这种错只是对种庄稼的人来说，随心所
欲生长在大地上，何错之有？

如今村里人很少有锄地的，多打灭草剂，但是我们
怕造成土地板结，收获的粮食多少也会有一些药物残
留，而母亲种的地不多，坚持不打药。吃起来，味道分
外好。

地里热气升腾，我的汗水滴落。汗滴禾下土，我用
实际行动在诠释这句诗。我没有停歇，虽然地边就有杨
树，阔大的树荫在等待着我。此刻，我的心思都交给了
锄头和野草，此外的世界，暂时与我无关。

锄地里的草，也锄心里的草。
那些锄下来的草，在烈日下很快枯萎。冷不丁也会

锄下来一棵玉米苗，毕竟，久未摸过锄头，手上不大有准
头了。有野鸡，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咯咯咯叫。偶尔也
会看到一两只，扑棱棱飞起，在远处落下。五彩的羽毛，
是公的。灰褐色的，是母的。

锄完，在树荫里席地坐下。靠着树干，竟然打了个
盹儿。山林寂静。“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寻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劳动，真的是一味药。

炎炎酷暑，烈烈骄阳，把大地烧成了一个烤炉，
炙烤着地上的一切。

而在阔大的田地里，却是绿意葱茏，瓜菜蓬勃，长
势热烈，一派生命力旺盛景象，顽强地与高温对峙。

你看，垂下长胡须的，是豆角；支棱起耳朵的，是
扁豆。张灯结彩挂灯笼的，是西红柿；愁眉苦脸生皱纹
的，是苦瓜。辣椒、落苏 （茄子）、豆角是百姓热天餐
桌上的经典老三篇；金瓜 （南瓜）、冬瓜，是瓜菜中的
绝代大双雄。

夏季的菜地，可谓是群雄并起，豪杰争锋。在物资
匮乏年代，那些瓜菜可是普通百姓的半年粮。它们的功
劳谁能小觑，值得大书特书。

造物主堪称伟大神奇。植物的果实能入食外，它们
的一些根、茎、叶也可成为佳馔。端的是无私奉献给人
类。人们都能就地取材，珍惜上天的赐予，利用上天的
馈赠。

这其中，蛮瓜花亦是一种，凭借自身独特容颜、滋
味，竟也能在百姓的餐桌，占得一席之地。

蛮瓜，即是我们现在所叫的丝瓜。据有人考证，此
瓜最早产在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吾国古
人把这些国家称作“南蛮”。吾乡一直延续古人的叫
法，乐称蛮瓜。名虽如此，却不野蛮，反而纤细可人。

田地里，蔬菜一列列一排排，善于利用先天的条
件，把它们的藤蔓、叶片织起一道绿色的屏障。果实则
隐匿其中，互相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倘若不加仔细寻
觅，竟难以发现它们的踪影。众多蜂儿、蝶儿、鸟儿在
其中忙碌穿梭，不停地起飞降落、降落起飞。简直把这
里当成了它们的停机坪。动物们的闯入，增添了菜地的
声音、跳跃，生动成一帧动感的水彩画。

瓜菜长得丰盛，花儿开得癫狂，不管不顾，兀自娇媚。
蛮瓜一溜溜，纤长、苗条，如待出嫁的姑娘。蛮瓜

花，一朵朵，明黄、鲜亮，与藤蔓、叶片的青绿背景，
形成鲜明的对比，衬托出花儿的大气沉稳，雍容典雅。
这正合农人的心意，不仅好看，同样“食”用。

在乡间，蛮瓜花与鸡蛋搭配，可作一道朴质的菜，
那便是——蛮瓜花炒蛋，清简，易行。

把蛮瓜花摘来，帮它来个清水浴，清洗干净。摘洗不
可用力过猛，不伤其肌肤筋骨为佳。浴后的蛮瓜花，天然
去雕饰，清水出真颜，丰润清新。单看外表，就让人赏心
悦目。何况，还要做成一道美食，境界就更高一层。

事先，将鸡蛋打在碗里，加盐少许，用筷子充分搅
拌，置于一边。同时，备好葱花，小蒜。

开火烧锅，倒入素油（植物油）爆红，再把火温稍
降，将搅匀的鸡蛋液倒入锅里，翻炒几下，尔后，倒入
蛮瓜花略略翻炒，随即撒下葱蒜，立马起锅。在锅里受
热的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食材会过老。如此，口
感才显脆嫩，色彩明亮，一股自然清香，氤氲到鼻腔，
迅速唤起了人们的食欲。

天气炎热，多数人不喜油腻，不适辛辣，胃口不
佳，食欲不振。而蛮瓜花炒蛋，下粥饭均可，不辣口
喉，老少咸宜，是百姓餐桌上一道家常菜。

蛋，在吾乡人眼里，被视作荤菜（鸡肉鱼蛋）里的
一种，蛮瓜花炒蛋，荦素搭配，并非纯粹大鱼大肉，亦
非完全素菜到底，有荤有素，却不显油腻，清新可口，
除热利肠，清凉解毒，且易于咀嚼消化。

大道至简。蛮瓜花炒蛋便是如此。做法简单，取材
天然，色泽清新，味道本真。

夏季有蛮瓜花炒蛋，可为我们的舌尖添味，唤醒食
欲，为餐桌增色，简约而丰盛。

夏季不妨多食蛮瓜花炒蛋，给我们一个清凉之夏。

我的家乡小岛扬中地处长江下游，四
面环江。我儿时的扬中交通仅靠民间的渡
口和小木船通往外界，遇到恶劣天气，船舶
停航，扬中就成了孤岛独洲，上世纪 70年
代初，儿时的我想走出孤岛扬中的出行梦
想有很多……

儿时，第一个梦想是乘“姚镇班”客轮
沿长江到镇江。“姚镇班”，是儿时见过世面
的大人们口中的大船。“姚镇班”诞生于
1927年，专营客运（兼货运），每天往返于镇
江至姚桥之间，故称“姚镇班”或“镇姚班”
航线。“姚镇班”的开通，方便了两岸的客商，
当“姚镇班”从镇江出发，到龟山时，便鸣笛，
时间约在上午的10:30左右，这时两岸的百
姓也习惯地知道，煮中午饭的时间到了。

离我老家最近的是沙家港码头，到镇
江的票价为7毛钱，来回1元4角。我也知
道家里很不富裕，单程票价要父母 4个工
的工分钱。为了这张船票，儿时的我费尽
心思，想自己解决。

春天，我跟着邻居大哥学习养蚕，采摘
嫩绿的桑叶喂蚕宝宝，希望它快快长大，吐
丝结茧。邻居养蚕大哥帮我代卖合格蚕
茧，那一季我得了4毛5分钱的报酬，但离1
元 4角路费还差距很大。夏天，邻居大哥
说，蝉衣卖给药店可挣钱，那年夏季我顶着
烈日带着小妹穿树林、过竹林、到河边捡知
了，有一次在一棵大槐树上捡到了 10 余
只，树下的小妹看得可开心了。那一年的
夏天，共捡到 300余只蝉衣，捡去霉变的，
收获 3毛钱。春夏两季的辛勤付出，得到
回报7毛多，离目标还有一半。

第二年，祖母时常生病，经常头疼和心
绞痛，需要我陪伴，没有时间和精力创收
了，我的创收全用在给祖母买药了。儿时
的出行梦因生活所迫夭折了，搭乘“姚镇

班”一直是梦想，直到 1985年停航未亲临
其上，成为人生憾事。

儿时，第二个梦想是乘大客车过汽渡
到镇江。1960年 5月，扬中栏杆桥至丹徒
新港的公路渡口建成通航，实现了扬中岛
域对外可通汽车的通道，打开了扬中通往
外界的“大门”。那时有一技之长或头脑灵
活的扬中人，开始了走南闯北，汽渡为走出
小岛的扬中人提供了方便，大大缩短了出
行时间。我做梦都想乘大客到镇江游览金
山、焦山、北固山……这个梦终于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得以实现，那时我考取了省内水
运重点中专，要在镇江乘“江申号”长江客
轮前往南通上学。一般一学期回家一趟，
开学前一天下午在老家吃过饭，就坐上父
亲的自行车，先到扬中汽车站乘大客车过
汽渡直达当时位于市区健康路上的汽车
站。出站后，不敢耽搁，直接乘公交车到达
长江边（当时叫苏北路）3号码头购票。

一般情况下我买四等舱的票，二等、三
等舱是不敢奢望的，有一次实在买不到票
就买了散席，花一块五毛钱领到一件毛毯、
一张席子睡在甲板上，这种体验很新鲜。
购完票离晚上9点上船还有4个多小时，就
在苏北路上转悠，一碗阳春面、两只包子就
当晚餐。江轮从武汉走来，晚上 8点停靠
镇江港 3号码头，9点上船，五层楼高的大
轮有几十米长，一层一层楼似的船舱变成
了不同等级的客房。漫天星辰给我无穷的
遐想，大约凌晨 5点，天已亮，南通天生港
到了，满怀欣喜、满怀希望，挥挥手和大轮
告别，半年后再见。上了码头，脑中还装满
着上船前后的情景：胸前平挂木板卖雪花
膏的姑娘在苏北路上叫卖；栈桥两旁的小
吃吆喝不断；上船后，大轮上的小店有武
汉、九江的商品；大餐厅排长队买饭吃，气

氛热烈，场面欢快……
3年的求学生活，我成了镇江港3号码

头的定时过客。也许是缘分，我毕业后在
镇江交通工作了30多年，见证了苏北路变
成了长江路、见证了“江申”轮由鼎盛辉煌
到退出历史的舞台。

儿时的第三个梦想乘大客车过大桥到
镇江。这个梦想在二十几年后实现了：
1994年10月6日，万里长江之上首座由地
方政府和群众集资建造的扬中大桥（扬中
一桥） 建成——圆梦，结束了孤岛的历
史，实现了世世代代扬中人梦寐以求的造
桥梦。扬中一桥成为当时当地最热门的旅
游景点，“万人空巷看大桥”成为一代人
的记忆。

从出行看天、过江靠渡，到南桥北渡，
再到一岛五桥……“天堑变通途”是扬中人
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一个自力更生、万众
一心、奋斗不息的圆梦历程。

儿时，我的第四个梦想是开私家车过
大桥到镇江。儿时，见的最多是手扶拖拉
机，发动时气管冒着浓浓的黑烟，带着呛人
的柴油味，发出“突突突”的响声。偶尔在
去县城的公路上看到大客车和吉普车，那
时还不敢肖想汽车，有一辆自行车就好满
足了。1979年上高中那年终于骑上了长征
牌自行车，开心极了。开始梦想要是有一
辆吉普车就好了……终于在 40 年后的
2014年，儿子大学毕业当上律师时，买了一
辆“途观”，第一次的远门就是儿子驾驶“途
观”，一家三口回扬中访亲，从镇江出发，一
小时就到扬中，后来丁卯高架建成了，40分
钟就到老家了。

弹指四十余年，时代在变，社会在变，
生活更在变，儿时的出行梦均以不同的方
式变为了现实。

从芒种到夏至，东南季风带来的阴雨天
气停留在江南的日子里，这就是每年六七月
份的梅雨季节。因这一时期江南梅子成熟，
故称梅雨，亦称黄梅雨。

梅雨，一个诗意的名字。当你轻唤一
声，眼前仿佛出现一幅烟雨江南的图画。梅
雨时节雨纷纷，总会让人想起贺铸的“一川
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词句来。
江南的梅子在雨中青透，一颗颗绿果凝成思
念的颜色挂在枝头。细雨零零落落，河边碧
草葳蕤，鹁鸪的声声鸣叫若一层雨雾弥漫在
水乡野田。江南的梅雨是绿色的愁绪，剪不
断、理还乱，是淅淅沥沥的一阙长词，缠绵
在杨柳池塘和小桥村庄。

梅雨季，天气阴阴晴晴，心情也随之迷
蒙不定。遥想在寂静的雨夜，宋代的赵师秀
闲坐灯下，棋盘已摆好，相约的那个人还未

闻足音。是雨声迟疑了脚步，还是琐事羁绊
案头？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不来有不来的情致，不来有不来的雅韵，窗
外，雨疾如注来势汹汹，淹没了如潮的蛙
声。这样的雨夜，静坐室内，思接千载，漫
想人生，亦是一种从容豁达。

梅雨季，夏日的风是带着湿润的薄荷味
的，空气清凉，解渴提神。此时撑一把雨伞
行于一条古巷，定会生出许多情思来。雨水
从经年的檐角飞落，敲击青石板，不知是谁
在弹奏一曲《琵琶语》？远处的青山洇湿，朦
胧成云烟。小巷幽幽，两旁的宅院有的屋门
紧闭，白栀子的余香似乎还缭绕在雨意里，
有的院门轻掩，望去，“庭草无人随意绿，榴
花着雨别样红”。

儿时，在乡村漫长的雨季里，人们常常
忧心忡忡，云布遮天，雨持续不停，圩田里

的水不断上涨。如果汛情紧张，河堤上天天
都有男人们筑埂固坝的身影。而孩子们却异
常兴奋，湿答答的雨天里，最有意思的事就
是捉鱼了。

几阵急雨之后，田野沟满渠平，白花花
的溪沟里不时有银光闪烁，那是戏水的鱼儿
在欢跳。男孩子们拿着虾筢或网兜，拦住流
水的缺口，有人在上游一通乱赶，大大小小
的鱼虾随着水流哗哗落进了网兜。有时候路
过水稻田，突然发现有鱼，毫不犹豫当即脱
下小褂当拦网，小褂没兜住，鱼儿跳到赤膊
的身上，溅得人一脸泥水。

高柳新蝉噪，鱼戏动新荷。暑风终将蒙
蒙烟雨一扫而空，晴日万里，家家户户晒衣
物，去除霉气。母亲晒面酱，晾梅干菜，阳
光烘干了与梅雨有关的潮湿的记忆，大地开
始了热烈的生命代谢。

有人说，旧时人家，讲究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寒来暑往，四季过得
分明，日子平缓有序。每个人都有一
个田园梦，不愿意迷失在城市的森林
中，失去与自然的亲密。

那么，采摘就是最放松、最舒适
的休闲了。我喜欢每到周末，回到自
己的乡下小屋，在小小的院子里，收
获满满的幸福。婆婆是个种菜的好
手，那些蔬菜种子到了她的手里，似
乎都会昂扬勃发，郁郁葱葱。

夏日里，每每回到小院子，我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拎上个小小的篮子，
采摘去。栅栏旁是婆婆种下的小番
茄，此时正像一个个小灯笼般，在阳
光下闪闪发亮。我搬来一把小椅子，
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红色如玛瑙般
的果实。小番茄多是一串一串的，
有的一串都已经红透了，有的还夹
杂着几个青色的小果子。我需要仔
细辨别，小心采摘。采摘时，可以
闻得到番茄发出的淡淡的香气，新
鲜的叶子的味道。有的小番茄格外
淘气，像是和我玩捉迷藏的游戏，
需要我不断地调整视线，才可以看
到藏在叶子后面的它们。如果不小
心错过了，它们就会长得过熟，终
有一天，“叭”的一声掉在地上，软
得再也拿不起来，那就太可惜了。
我上上下下地寻找着红色的番茄，
不多时就装了满满的小半篮。清水
冲一下，吃一个，那酸酸甜甜的滋味，
简直是人间美味。

婆婆在院子的一角，种上了长
豆角。我最喜欢长豆角的花朵，每
次开放时，都像是一只只翩然起舞
的紫蝴蝶，漂亮极了。在整齐的架
子上，那些顽强的藤蔓努力攀爬，
进而长出了如姑娘长发般的长豆
角。我每次都打量着那些长长的豆
角，判断着哪些已经足够老了，必
须摘下来。而哪些还有点细，可以
再生长一阵子。每次三下两下，就
能摘下一小筐，随意地煮一煮，就
能拌着麻酱吃，特别香。我不太喜
欢摘黄瓜，黄瓜看上去嫩生生的，
顶花带刺，样子似乎柔嫩嫩的。当
你去摘它时，先会被尖尖的小刺儿
扎一下，让人顿生不爽。

院子里，婆婆搭了一个高高的
棚，那些瓜瓜果果就找到了生存的

“美宅”。它们将重重的瓜长在架子
顶上，仿佛是可以号令天下的“大将
军”。圆圆滚滚的身材，这边一个南
瓜，那边一个冬瓜。至于丝瓜，那更
是爬得高高的，正灿烂地开着金黄色
的花朵，等待着丝瓜越长越大。到了
采摘时分，我们要有足够的力气，才
能登着梯子，把那些憨憨笨笨的瓜摘
回家。

在乡下小屋不远处，有一处池
塘。每到夏天，都开满了漂亮的荷
花。每到傍晚，我喜欢和爱人去赏
花采莲。爱人从小生长在水乡，特
别喜欢莲子的味道。他每次见了莲
蓬，都会有些莫名的兴奋。然后伸
长胳膊，去采摘几个莲蓬下来，细
细地摘下莲子，非要让我尝尝。我
尝一个，感觉清凉微苦，像是咀嚼
了一份古雅。不由得想起辛弃疾笔
下的 《清平乐·村居》：“大儿锄豆
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
赖，溪头卧剥莲蓬。”我一边吃着莲
子，一边赏着荷花，看着水塘里的
游鱼，感觉，手中的莲蓬也代表了
一份夏日的滋味。采摘莲子，似乎
就像是采摘了一份田园的梦想，收
获了一份夏日的情怀。

采摘的乐趣，就是我们和那些瓜
果蔬菜发生了最亲密的接触。在田
园中，做一个自由而快乐的闲人……

锄草记
□ 曹春雷

夏有蛮瓜花
□ 朱小毛

那些老巷子
□ 钱永广

采摘时节
□ 刘云燕

细雨应黄梅
□ 王晓燕

儿时出行梦
□ 张国喜

山在那里

张成林 摄


